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喻志冰洋

答：我其实没有太把自己当作艺术家来看，我觉得艺术家的身份目前对我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我有想成为一个很好的艺术家的想法，就是
目前还是在这个过程中，现在艺术家的身份也是社会给我的，社会供
养艺术家去创作，我仍需努力去配得上这份供养。

 问：你有讲到社会的供养，那你是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

答：作品和当下社会不一定发生关系，如果看作品本体语言的话，我认为
一个作品足够吸引人就足够了，它可以是一种调剂品，但如果作为一个艺
术家，那可能是需要有一份自觉需求社会与作品之间的联系，我自己在作品
中也主要想呈现出是一种环境下人的各种精神状态，举例子就是类似于
困倦 忧郁，无力的感觉，我自己创作时总会先有一个类似的关键词，再
开始的。我自己画作品的其实想的不会太多，蛮直觉的，更多是身体上的直
觉，有点像膝跳反应，我会放的很空，开始行动，然后又会在中途的时
候会很满，就画面复杂的信息很多，然后就开始筛除、筛除 。。。

 问：我理解的这种直觉和放空的状态是会在创作中带来很多随
机性的，你是如何看待画面中出现的“意外元素“？

答：作品中的意外的元素其实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可控，其实在熟悉一种
材料后，他所会带来的种种意外心里都会有了一个大概的预期，只不过
这种“意外的痕迹”是很难故意的去制作出来，需要一点运气，也需要控
制这种意外发生的技巧。



 问：创作中，是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问：能感觉到你的作品中是注入了你很多情绪的，所以在面对自己
作品的视角更多是内部的？
答：嗯，形容这种感觉，大概是从个人的、私密的，由内向外的发散的一种
状态吧。个人的能量比较小的，所以我也更倾向作品中的形象有一种对应现
实的群体，只是他们都是从我最主观的角度开始，从我自己的生活体验。

 问：你如何看待观众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最希望观众与自己的
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观众对作品的解读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经历和在展览中特定的那个环
境下人的状态，至于对我的作品的解读已经不是我所可以去干涉的事了，
这部分可以完全交给观众啦，我最满意的关系就是观众对我作品有与我
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这样会可能对我有新的启发 我也会觉得很有趣，
以前也发生过这类事情 ，观众所提到的意象是我完全没有想过的。

 问：除了生活的体验，是否也会受到一些特定艺术流派或比如埃因霍夫
之类艺术家的影响？
答：有的, 像你说的埃因霍夫，还有基弗、劳赫，像他们做一些材料的艺术
家我都比较感兴趣，因为我最初作品的形式是在木板材料上创作，对这
种尤其是粗粝直接的作画方式特别喜欢 ，有一次近距离看过埃的作品后。
回工作室马上就想模仿着自己能否做出那种底子，这种时候你不会在意作品
是不是与他相似的问题，就是特别单纯的想去完成那某一种感兴趣材料 ，
尽可能复刻他们的方法 。试过之后我就知道了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能让我
以后创作的时候多一种挥棒的手段 ，会有想办法把他变成自己的东西。

答：相比之下可能还是过程吧，想了想，过程中付出的虽然都是为了
结果，但是开心和痛苦的情绪都是在过程中发生的，我会更觉得这个
过程的收获大一些。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谢天卓

答：从小喜欢画画，顺理成章成为了一个绘画创作者，多了一个输出的技能。
别的没什么特别。

 问：所以对于创作而言，你会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我注重过程，在意结果。它们都很重要。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生活的关系？
答：我平时会记下许多文字，收集很多图片，当然这些文字与图片一定是我感
兴趣的，他们都是我绘画的来源。绘画对我来说是输出的工具，从生活
到绘画，画家的一切都会反映在画面上，不管是什么样的风格，画家的自
信、矛盾、虚妄、真诚、不安等，都会在画面上一览无余。

 问：你的作品很多是模型和建筑的结构，给我感觉是克制且准确的，
但是艺术家生活和状态的变化又是不可控的，你如何看到创作中出现
的随机性？

答：我画面中的具象内容，它是可控的，很多时候是我一开始就安排好的。
但当一张小稿放大时，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在画小稿时不会思考问题。小稿
上的一笔，在大画上变成了无数笔，这个时候考验的是画家和材料之间的默
契，笔触的方向、大小、干湿、厚薄都变成需要考虑的问题。每一笔又上裹挟
着颜色，这些因子都是没有办法在一开始就完全计算好的，它们充满了随
机，并且对绘画很重要。



 问：既然聊到市场，其实也可以顺便聊聊你觉得年轻艺术家应该如何
在当下艺术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答：这个问题它牵涉的变量太多，很难总结出一条大道。但我觉得不管是
哪条路径的成功学，努力都是先决条件，不管你是努力画画，还是努力社
交，根据自己的性情与条件去选择，做得好都有戏。但是要有清醒的头
脑，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不要犯蠢。举个其他行业的例子，咱们抛开价
值判断，张志磊与马保国都获得了成功。张志磊的成功是靠努力与自信
硬生生打出来的，而马老师的成功却无法复制，类似于玄学。把他们换个
儿，都是奔着赢去的，张志磊无法靠接、化、发成功，马保国没法靠打
擂台成功，艺术市场同理。

 问：为什么会选择用国画颜料进行创作？是否尝试过哪些不同的媒介？

答：我经常被问起这个问题，当问的人多了，回答的次数多了，我偶尔就
会有受到冒犯的感觉，尽管大家没有恶意，所以我觉得这里可以稍微不得
体的仔细聊聊。我大学是国画系，画过两年油画，但后面我受不了油画的
味道，加上我进行了国画媒介的尝试，觉得它能满足我的创作，而且有能
区分于布面的质感，也就一直在使用这个媒介。我只是把它作为一种有自己
质感的材料在使用，并没有期待这个材料背后的叙事能给我加持。亚麻
布与油画颜料不等同于西方古典绘画，宣纸与墨不等同于特指的中国画。而且
这个问题背后通常还隐藏着两个认知上的偏差，第一个是宣纸很脆弱，
第二个是在西方主导的画廊体系中纸本买不上价钱。关于宣纸脆弱这个问
题，把它撕成渣，一个三线城市的装裱师傅都能把纸复原，这是很多从
业者的认知盲区。第二个纸本买不上价钱的问题，只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画
的可能不够好，一个是画廊的能力可能不够，其他的原因都是可笑的。



 问：如何看待观众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最希望
观众与自己的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观众有自己的判断，其实和我没什么关系，偶有重合我就觉得不错了，
就像听首老情歌，每个人心里想的ta都不一样对吧。最理想的状态，画
家说好，藏家想买，学生想学，这基本上不可能，所以它是理想状态。

 问：过去一年内社会大环境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你在这一年内的创作心境有什么样的变化？

答：前几年家里遇到了很多事，同时又叠加上疫情。我想明白了很多道理，
灰犀牛与黑天鹅才是世界与人生的常态，从宏观的人类历史来看，绝对的稳
定从未实现过，它都有既定的周期。改变不了环境就改变自己，虽然是一
句腐朽的话，但遗憾的是，真理往往是极其腐朽的陈词滥调。过去一年
的心态与状态，反而较前几年稳了许多。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王陆

答：在我看来艺术家是用艺术语言表达自己观点的工作，我在艺术创
作中主要以画画为主。关于角色，我感觉有时候不固定。构思作品时自
己是一个旁观者去看身边的事物，当我开始创作时自己就变成了亲历者。
这样的角色转换是有趣的。

 问：所以在开始创作的过程中，你更多是从外部的视角切入？

答：目前是这样，我的很多创作灵感来源于生活。旅行时，和朋友聚会
时发现很好的点我会记录在速写本上。

 问：你的灵感源于生活，那你是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生活间的关系？

答：我觉得作品是从生活中提取的，经过自己的主观意识创作出作品。
我个人会喜欢生活中有意思的东西，虽然它们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可我还
是喜欢从有意思的这部分中找灵感。生活会随着年龄延展，我所需的灵
感也会变化，是一种相互关系。

 问：但是变化又是不可控的，你如何看到创作中出现的随机性？

答：生活的变化不可控，但是在创作中大部分还是可控的，或者说在一
定范围内是可控的。创作中的随机我理解它是一种必然，这种随机是
很好的部分，因为它会激发你一些新的想法和效果。



 问：在创作中，是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其实不管自己注重哪个过程和结果都是分
不开的。在学习阶段要注重过程的积累和总结，到了创作阶段我认为
还是要注重结果，因为就一副画最终呈现的结果是很重要的，因为观众
不会去看画面绘制的全过程。另一个角度，当作品达到一定数量，每一
阶段的作品既是过程也是结果。而且在不断创作的过程中结果也是
过程的一部分。

 问：说到观众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观众对你作品的解读？
你最希望观众与自己的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创作是一种由我出发的信息传达，当观众接收信息的时候就是另一
种角度了。有时候观众对我作品的解读很出乎意料。即使是某种误读
我也觉得有意思。我希望观众和作品是一种互动吧，这样就挺好的。
这样有时候会激发很多意想不到的作品思路，而且观众往往也是作品
的一部分。

 问：对新的可能性未来打算有做哪些尝试？

答：未来的尝试分为两个方向：1是表现的材料。材料部分其实还包括呈
现出来的作品有可能是不是和表现的主题结合紧密。2是在题材的系列
上继续深挖，在之前的创作中我感觉有的内容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这也
是基于之前的创作。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倪学敏

答：其实我认为做艺术家这件事跟社会上的所有职业没有任何区别，
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我们是一群没有五险一金的自由工作者。与其被
称呼为艺术家我更乐于自己是一位创作者，让创作先行而不是人。

 问：艺术家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你是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
答：虽然艺术家是一种社会职业，但我不认为艺术作品会直接反应社会生
活（体制内创作另当别论），反而它是创作者个人意志的综合体现，情
感、情绪、记忆、幻想等因素融合其中，可能伴随着社会潜移默化的影
响但在我的创作中不是显现的。

 问：你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其中很多超现实的场景
是从何获取的灵感？

答：其实研究生一年级时还处于学习古典的阶段，2019年末疫情爆发
长达10个月的居家工作让我把创作方向转到了“凝视”这个点上，也
创作了第一批内与外关系的作品也标志着我的创作从古典转向了当代艺
术。关于超现实场景一部分是基于经验、记忆的“白日梦”。还有一部分
就是现实生活场景在我作品中的“转译”这些生活中真实的场景在我
的创作中被重组和变形。



 问：在重组和变形中是否会有不可控的元素出现？
你如何看待出现的随机性？

答：在重组变形过程中经常出现不可控的因素，对我来说这是创作
中很宝贵的部分，我把它们视为闪现出来的一些灵感，随手会记录下
来。不见得同一时期记录下来的东西会出现在同一件作品中，它们伴随
着整个创作周期，穿梭在不同的作品中。

 问：可以说作品也是记忆和情绪的载体，那在创作中你会是更注
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过程是持续的而结果是一瞬。往往作品结束以后不会得到持久
的兴奋感但过程中会持续存在。大部分时候预想的结果和最后的
作品的面貌相差挺大的，这就更证明了过程的意义。

 问：作品完成后你是否会考虑观众对作品的解读？
你最希望观众与自己的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观众的解读对我来说还挺重要的，因为我的创作从来都是
开放式的，观众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就像一个引梦人，指引观者入
梦，迎接观者回归。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王茅俨

答：还没有仔细想过，只是一直画画，顺理成章的选择，画到了现在。

 问：你是否有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论？

答：创作以小见大，固定视角展现静止状态的景观，多以建筑为主，建
筑是人为的、人类历史中不可磨灭的一环，取材于建筑结构本身是对未来美
学的重要参考，也是对人与环境的关系思考，展望人类发展史，人类最基础
性的需要便是安全，而房屋、堡垒给人类奠定了通往更高科技的道路。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
里？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生活的关系？

答：目前的创作分为三种，一种是以自己构建的世界观创作的黑白画为
主的作品，该系列主要着手去创造一个架空的世界。第二种是以机器人
题材为主的丙烯绘画创作，用人为手绘质感的机器人来反映人性的思
考，突出主体形式感，跳出钢笔画的舒适圈，拓展新的系列，来挑战
一下未触碰的色彩领域，也在试着加新的材料进入。第三种是以科
幻场景绘画为主的绢本创作，目前以电、火、水、石等元素的质感表现
融合几何图形为出发点去尝试制作新的视觉体验。。



 问：创作中，是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过程很漫长，我更注重结果。

 问：如何看待创作中的意外或随机性元素？

答：意外或随机性元素在我的作品里出现的情况很少，出现在做底
或者染色中比较多，目前图像的意外都是需要人为精密的控制。

 问：对未来打开新的可能性有做哪些尝试？

答：目前的三种系列会慢慢融合成一种或两种形式，可能会将钢笔画
过度到绢本为主线，在绘画形式上在研究生期间做出新的尝试，三
个系列可能在图像处理上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在技法和工具材料上
每一个系列都能互相运用，能发现很多新的用法哈哈。



 问：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黄楷模

答：在我看来，艺术家的身份角色更多是大的社会分工下对我们这帮从业者的
一种称谓。只是可能在业外人士看来，艺术对他们而言比较遥远，"高大上"，
好像"很贵"。"艺术家"似乎比较神秘，看起来自由，有钱有闲。
在中国古代不少知名艺术家都有官职在身，唐代阎立本晚年官至右相，本身是杰
出的政治家。近代齐白石，贫苦出身，当过多年木匠，年过半百做北漂，也许骨子
里他更多看自己是个"手艺人"。文艺复兴时期大师们当时也大都在努力接活。
反观自己，能够较大限度的按自己的方式去工作和生活，我觉得很庆幸。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答：我比较迷恋自然，四季都会走进山林，湖区，植物园，也去各个花卉
市场。
作品一般开始于一张拍摄的照片，按照偏表现的绘画手法迅速铺出第一
层底色，有时还在铺底色前先给画板做个底色，之后会用颜色笔触和水
来破坏之前的画面，隔夜之后会重新回到画面，结合拍摄场景时的显著
感受和当前理性分析进行打腹稿，此后进行正式的画面布局和刻画，每
一次走进画室可能会带入新的对画面的感受和决策。



 问：你认为作品与当下生活的关系？

答：作品有一种记录的作用。假如日后再看我的作品，我会想起当时我在
哪，做了什么，有什么感受，那段时间在看什么书，看哪些人的作品，听哪
些人的故事。
高中时晚自习喜欢拿出地理图册，偷偷用手机搜索地图上的各个角落。我的
创作主要关联着我生活轨迹里四季轮回中的山川草木，再结合自己的生存感
受和想象。不喜欢画草图，主要直接画，对于画面最终的呈现我喜欢给自己
一些小小未知，让自己有一个游走的新鲜感。就像一座山哪怕爬了多次，
总想让行路轨迹再换一换。

 问：在切入自己的作品时，视角是从外部还是内部？
答：我习惯以一个过路观众的视角来看自己的作品。

 问：你更在意过程还是结果？
答：过程更重要，因为我不太清楚最终结果是什么面貌。

 问：关于意外或随机性元素？

答：传闻书法家张旭是醒时喝，醉时书。兰亭集序也是酒后所写。大多
艺术家也都爱喝酒。意外或随机性元素往往也会成为画面的一部分，
不少人也喜欢追求一些作品中的”不确定性"。但是如何创造，结合，利
用这些不确定性和随机元素，需要长期创作实践积累，形成相应的敏
锐度。就像一个没写过书法的人无论怎么个喝法，都不可能酒后写出
一篇兰亭集序。



 问：步入职业艺术家后的心境变化？

答：我属于乐观甚至有点忙目乐观的那种，无论创作还是生活，挑战和瓶
颈总是反复会出现，随机应变，解决办法总是有的，无非付出和时间。
现在心态更加平稳一些，对工作和生活间的平衡可以安排的更加专注和紧
凑，也更不容易被外界打断或影响。对于创作和学习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

 问：对新的可能性有做哪些尝试？

答：近期在补中国传统文学和中国古代艺术方面的课，尤其是关于书法创作的
各种理论我觉得比较有启发。其次各朝代的艺术家的人生历程也很有意思。
眼前主要集中精力于木板上的绘画，绘画本身对我还有很大的吸引力，关于材
料，技法，方法论意识等还有很多值得花时间仔细考量学习。放未来几十年看当
前我还在打基础阶段，我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把马步扎稳，艺术是长跑，未来充
满了各种变数和可能性，我对未来充满憧憬和信心。

 问：希望自己的作品和观众是何种关系？

答：倾向于开放和自由的观看理解关系，因为观众的视角也可能会给我一些
启发。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像阿拉伯数字1.2.3那般明确和肯定。



 问：你工作方式大都是高强度集中式的吗？
如果中途遇到思绪梳理不顺情况会怎么处理？

答：是的。可能就换一张新画，或者先不画了。画画有时候并不需要思绪通
畅下的进行，经常可以交给比如身体惯性，有些重复的惯性时常会带来新
的提示。

“2024田野笔记”          苏航
 问：在绘画的实验过成中肯定很多随机性的，你是如何看待画面中
出现的“意外元素“？

答：我今天基于一批作品实践后觉得，绘画总会残留一些倔强的经验痕
迹。一张画从头到尾的长时间同时高专注度的执行，过程中那些“意外元素”
并不真正的意外。在我画了一定量的画下来，很多所谓意外的笔触、意外的变
形，意外的质感等等⋯⋯在一定数量的实践中，当我发现它们都屡屡出现的
话，这就可能有更内在的必然性。问题是如何更严肃的达到这个必然
性。如何更严肃地面对这件事。

 问：感觉在创作中相比于结果你会更在意过程？

答：都在意吧，很难分清谁轻谁重。我总感觉绘画过于导向“过程”有
些太在当代艺术背景下被动找存在感（因为这里头是将“过程”这种私密
的部分特别主动的要呈现给公共，寻求依然能够对话的可能）。一张画
的结果也绝对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答案，它始终充满潜能。我的很多画
放在那里一段时间，依然会拿起来再画。



 问：对新的可能性未来打算有做哪些尝试？

答：换了个新的调色盘，画布做底换了种方式。

 问：在探索的过程中，你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还是以内部向外的
角度来面对自己的作品？

答：都有吧，没区分过更多或更少，一张180×150的画，高强度的画一
周下来，我会觉得，琢磨这些没啥意义。绘画媒介体验上非常终极的
作为创作者个人的分泌物       是那种非常粘稠的潮湿的分泌物的
感觉。我觉得它区别于做其他当代艺术的那种天然的“清醒与开朗”。
但是如果真的从内向外看，足够严肃足够专注的这么看，我也没觉得自己
仅仅只是在画画。



 问：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问：你是否有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论？

“2024田野笔记”      韩修智

答：一方面在时间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循环往复，极为规律。另一方面身处
这个角色，对周围或当下又很是敏感，因此会不断的推着我去思考，甚至也
会自我怀疑，推翻，这是不断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答：方法论当然有的。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生活的关系？
答：每件作品的创作都会有很多因素促成，我会有意识的搜集图像，生活里
任何一个场景也都会被我捕捉，地上的某个印痕，书中的一个形态，电影或
是一个梦里的片段，我也会从一个诗句里提炼出一个图像，所有这一切都要
建立在我这个阶段的工作逻辑，都要以表达的内核为前提，在这个过
程中也锤炼了某种观察力和想象力。

 问：在切入自己的作品时，是从的视角是外部还是内部？
答：我还是会真切的进入到真实的生活里，并从个体的体验中找到我当下所
能共情或看到的本质，加以提炼和抽离，这个阶段是很日常的，有时甚至
是乏味的，每个人也都不得不面对，但那些鲜活的场景总能激活出一些有
意思的想象。

 问：创作中，是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更注重过程吧，结果很难预料，有时候一件作品会反复推翻，这个
过程会让我蜕变，看问题的方式也会发生变化，但终会豁然开朗。



 问：如何看待创作中的意外或随机性元素？

答：创作中的意外是很普遍的，我有画小稿的习惯，但最终画面与其很难
达成一致，中间的变数太多，且想法也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反复出现，所以很
难预料一件作品的结果，因此我也很享受这种不确定性和鲜活感。

 问：如何看待观众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最希望
观众与自己的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观者有各自独特的生活体验，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必然各不相同，我自
始至终都希望观者有自己的解读，因此很期待这种充满了可能性的关系。

 问：步入职业艺术家的阶段后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

答：职业艺术家其实是挺难的吧，要面对的问题很多，面临的困境也此起
彼伏，当从很长的一个阶段内总结并找到外界和自身的某种规律后，其实也
就看明白了，更会淡然处之，知道自己如何去应对和解决。

 问：对未来打开新的可能性有做哪些尝试？

答：在各种因素叠加下，认清并承认自己的问题是很难的，当然也是幸运
的，接下来更多的还是要在作品中做更多的剪除工作，或是在高度自觉中做
提炼概括吧。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黎欣欣

答：艺术家在我看来就是需要去表达，而且是做一种不容易的、恰当的、真实的
表达。我自认为是个思虑多且表达欲旺盛的人，艺术家身份的同时也是自我修
炼自我探索的过程。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答：我一般晚上就会有很多想法，脑内会有几张模糊的“小稿”，第二天会把好
的记下来，以此类推，经常有新的小稿也有被自己砍掉的，留的越久的越有动
笔冲动，而最后决定下笔的一定是因为这个稿的某个部分想得很清楚了，接着
就是边推进画画边想。然后关于灵感来源，这就非常多了，书、电影、漫画，
有时是一句歌词，接着再回到前面讲的步骤。

 问：很多还是源于生活的灵感，你是如何看待作品与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
答：是很紧密的，而且作品肯定是有个它探讨的主题与方向，这些都与我们的所
思所想，肉身经验相关，即社会生活滋养了创作原料。

 问：对于创作而言，你会更注重过程还是结果？
答：过程

 问：在你作品中能看到在形式上的创新和突破，你如何看待艺术家的个人
风格的逐渐生成？
答：如果能逐渐生成我觉得还挺好的，但再大的挑战就是后续了，是否还要
继续沿用这套风格？即使探讨的问题已经不同了？我们不是常说谁谁谁画
的油了，其实熟练了就容易油了，当然我这只是列举了一个关于风格生成后的问
题，还有各种问题，而且我说的是风格生成后的问题，这个“后”的话还存在
体感差异的嘛，别人觉得他成熟了，艺术家自己可能还觉得没到要突破。所以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能形成风格固然是好事，但他更需要警觉。



 问：在绘画的实验过成中肯定很多随机性的，你是如何看待画面中出现的
“意外元素“？
答：我感觉这种是比较考验艺术家功底的，就是能不能把这种随机性为己
所用很好的纳入自己的画面。

 问：在探索的过程中，你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还是以内部向外的角度来面
对自己的作品？
答：我探索过程中是内部向外的角度，画完了我才会假装自己是个旁观者。

 问：对新的可能性未来打算有做哪些尝试？
答：有好多！媒介上除了绘画，以后还有做行为和装置的打算。不过可能是比
较久以后了，目前还有非常多想通过画画表达的。

 问：那你如何看待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作用？你是否会使用新技术来实现
你的新想法？
答：技术就是手段而已，做的好的人，必定对这个手段非常熟练且过程中能
获得愉悦，这还只是基本，在这之上但凡不探索，做出来的东西都是乏善可
陈千篇一律的。所以当我的作品用这项技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我会去
好好研究这个新技术，至于最后能不能做好我不知道，但我还是十分愿意去
研究一下的。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王婧

答：很庆幸能以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身份，用自己的视角和语言来表达一些感
受。这个过程是自由的，充沛的。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答：我的创作母体是自然，包括一些自然物也有自然现象。这些事物会在出
现的过程中给我留下不同深浅程度，断片式的记忆，经由这些感受我会把
很多细碎的情绪收纳起来。这算是我创作的起点吧。

 问：过去一年内社会大环境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你在这一年内的创作心境
有什么样的变化？
答：这个好像没有对我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破涕为笑]。所以创作上，还
是在根据自己步调进行。

 问：在抽象作品的创作过程中，你如何看待出现的偶发性和随机性？
答：我没有将自己作品定义为抽象。我的作品没有从抽象的角度去推
进，更多的精力在于寻找自己对于一种意象的转译，所以画面中出现的结
构和一些面貌是有迹可循的。 然后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偶然性和随
机性的出现其实是很可贵的。因为我不太预设最终画面的面貌，所以这
个过程也给我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问：在转译的过程中，你更多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还是以内部向外的角度来
面对自己的作品？
答：更多的是以内部向外的角度。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角色？

“2024田野笔记”      一文

答：在我看来本质是表达者，无论关注的是私密的还是公众的，艺术家在
做的都是审美化的表达。

 问：你是否有自己的艺术创作方法论？

答：从来没想具体想过自己是否有方法论，或是要有一套方法论来执行，
可能作品呈现的就是创作者在那一人生阶段的总和，但也时刻变化着。

 问：你每件作品的创作是如何开始的，灵感大都源自哪里？

答：我高中时才搬来郊区生活，以前的生活圈都在市中心。但我现在
的生活状态和郊区是契合的，能在城市与乡土的夹缝中找到安定，但也
并不厌恶城市，只是这个距离和疏离感对我来说刚刚好。这个生活
地点的转变和创作相辅相成。灵感大多来源于日常，我生活的日常围
绕自然的环境及形态展开，虽说来源日常但以不寻常的方式，将它们
排列组合、错落有致地再现出来，通过这种展示，将它提升为某种
突出的艺术对象。

 问：如何看待创作中的意外或随机性元素？

答：创作中的意外有时会促成更好的结果，但意外就是意外，一旦有刻意的
心情就无法促成，我以一种顺其自然的态度看待创作中的随机性。



 问：如何看待观众对你作品的解读？你最希望观众与自己的作品是何种关系？

答：认为作品一旦放到公众面前就不再私密，所以我接受任何的解读，
并且希望看到和自己不同的想法。

 问：步入职业艺术家的阶段后你的心境有什么变化？
答：心境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在学生时代也几乎是以创作为中心的生活着。

 问：对未来打开新的可能性有做哪些尝试？

答：最近在探索新的材料和媒介的丰富性和可能性，走在路上会注意
一些日常却被人忽略的东西，不过还在初步探索当中。



“田野笔记”系列作为我们的特辑展览将持续
呈现。此次展览策展人以95后艺术从业者的视
角介入，希望通过田野调查的工作，深入当代
艺术生态。在实地走访工作中获取更直接的观
察与交流，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现状，对同龄
艺术家保持长期的关注和支持。这其中的对话
或工作或许并不成熟，但平常真实，记录了大家
不断重塑、共同成长的过程。未来也将持续
这种田野走访的工作方式，在展览的呈现中，
留下“在场”的痕迹。收集并呈现局部的创作
样本，并以此为起点，逐渐了解和呈现更为
全面的生态图谱。保持观察，呈现未来。

“2024田野笔记”     

新氧艺O2ART


